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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琼岁月

或是废弃于荒郊野
岭，历经千年雨露风霜，或
是见证城池兴废，掩藏于
乱石碎瓦之下，碑石何处
可寻？先贤的风采何以得
见？幸而有拓片传世，才
能让人感受原碑的内容及
风采。

这一次，三张关于澄迈
县通潮阁的拓片来琼展出，
分别为《登通潮阁诗》石刻
拓片、《通潮阁渡海诗》石刻
拓片、《通潮飞阁碑》石刻拓
片。这些拓片，既精且美，
阐幽发微，承载着丰富的文
化信息，值得我们驻足凝
神，体悟其中意韵。

三张拓片收藏于中国
国家图书馆，此番南来，从
大的历史视野看，算得上
“北渡南归”。无论是数百
年前在澄迈拓印之后北上
扬琼之名，还是今日来琼岛
一展风采，其中因缘不得不
说全系于一人——那便是
中国伟大诗人苏东坡。

历史的巧合，有时意味
深长。拓片“北渡南归”，东
坡南渡北归，中间连接的那
个点，便是澄迈县通潮阁。
通潮阁附近是东坡北归的
渡口，也是历史的渡口，从
这里出发，我们渡过时光的
长河，回到千年前的琼岛，
与东坡为邻。

渡海北归

六月二十日夜，澄迈老城外，月
色皎洁澄明，月光铺洒在大海之
上。码头上，一行人正在登船，苏轼
站在船头，看着澄明纯净的天色，听
着阵阵浪涛，境由心生、感慨万千。

这一夜渡海，东坡想的是什
么？想三年的苦闷？是未遂的志
向？是那些陷害自己的朝中小人？
或许有，但这些大概只在东坡脑中
一闪而过，东坡之所以是东坡，是那
个被无数后人追慕的东坡，正因为
他的人生维度不同于常人。你说风
雨欲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你说
生活贫困，他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你
说此生漂泊，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
你说没有美食，他说人间有味是清
欢。

这一次，你说海南岛是南荒之
地，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
绝冠平生”。当东坡乘船进入琼州
海峡的夜色中，他眼里看到的是满
天的星斗，是天容海色，想到的是鲁
叟孔子，是轩辕黄帝，这些是辽阔的
自然与深远的人文历史。

于是，东坡沉吟片刻，提笔写下
了千古名篇《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
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
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
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
绝冠平生。”

除了表达归去的心境，东坡“云
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这两句诗，也对海南海洋生态美景
进行了传神的刻画，那是海天相接、
月朗星稀，一派清澈宁静的景象。

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六十三岁
了，他的生命几近终点。但他要说
的还是“苦雨终风也解晴”“天容海
色本澄清”，他的内心如皓月般皎
洁，如碧海蓝天般澄澈。

此夜，琼州海峡之上，一位真正
的理想主义者，一位真正的浪漫主
义者，在夜色中乘船向北归去，等待
千年后，印着他诗文的拓片，再一次
南渡……

1097年，苏东坡从惠州再贬为琼州别驾，
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安置。收到诏令，东坡
抱着必死的心态，和儿子苏过一起前往海南，
他们先是由水路上到广西藤州，后与被贬雷州
（今广东雷州市）的弟弟苏辙一起南下。最后
苏辙送哥哥来到徐闻递角场渡海。

这一次东坡如何渡海，史料中没有明确
的记载，也不清楚他究竟是在哪个港口登陆海
南，有说在海口，有说在澄迈。但他三年后所
写的《伏波将军庙碑》中描述到“自徐闻渡海
……舣舟将济，眩栗丧魄”，由此可以猜想，东
坡南渡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风平浪静。

苏轼刚到海南时，处境十分艰难，“食无
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
泉”。好在东坡交朋友的本事亦是一绝，他与
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无论是庙堂高
士还是乡野村叟，他都能与之交好，毕竟他是
那个“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东坡。

饶是如此，当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得
知自己获得赦免的消息，苏东坡还是喜不自
禁，他虽然说“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但
毕竟中原才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海南众多的朋友中还有一位义士，给
予了东坡许多帮助，他便是寓居于澄迈的商
人赵梦得。赵梦得常往返于琼州海峡两岸经
商，经常帮助东坡和中原的亲朋传递书信，东
坡对他十分感激。

苏东坡在要北归时还为他留下字条，大
意是：得知您北上还没有回来，或许此刻已经
到达桂州（今广西桂林）了。如果真是这样，
说不定我们可以在海康相遇。如果不行，就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了。其他没什么说
的，只希望到晚年了要多多保重。这篇《致梦
得秘校尺牍》，东坡写得情真意切，令人动
容。这张字条也因为其中有“渡海”二字，被
人们称为《渡海帖》，是苏轼书法的代表性作
品，今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归，总需要有登船渡海的地方，此时，
通潮阁和澄迈县已在等待着属于它的历史高
光时刻。

通潮阁是官方服务区澄迈驿里的一个阁
楼，也叫通明阁。通潮阁是什么样子？今天我
们已难寻它的遗迹，但通过清代澄迈县儒学教
谕李梓瑶所作的《重建通潮飞阁记》，我们可一
览其风采。《通潮飞阁碑》上所刻的，正是李梓瑶
率澄迈绅耆捐款重修通潮阁的过程。

李梓瑶言，登上通潮阁，可见“南山耸翠，缭
以澄江，时雨淋漓，洪涛弥漫，飞泉瀑布，势若奔
雷”，在阁的一侧“市场罗列，贸易鳞集”，面前“冠
盖轮辕，络绎不绝”，既有自然之胜景，也可观市
井之气息，更是往来交通之要冲。

东坡终于来到了通潮阁。虽然已经得到
赦免，但归途前路茫茫，自己也已老病缠身，
不知何日才能回到中原，东坡一步步走上阁
楼，只见高阁飞檐四张、凌空而起，正俯视着

横跨澄江的长桥。
东坡举目远眺，眼见白

鹭群飞，蔚为壮

观，不觉沉浸其中，竟没发现海岸边的树林已淹
没在了晚潮中。在这登阁览胜的过程中，东坡
的心情由阴郁转向明朗，由狭窄转向豁达，于是
他提笔写下：“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
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东坡
对海边生态美的细致描写，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后来“通潮飞阁”一直被列为“澄迈八景”之一。

但这还不够，三年以来的不易，甚至“乌台
诗案”以来的沉郁，如今仿佛都已是过眼烟云，
能北归，能回到中原、回到家乡，还有什么好惆
怅的呢？于是大诗人也提笔写下：“余生欲老
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
青山一发是中原。”本来都打算在海南终老了，
谁能想到皇帝还能把我叫回去，当东坡的心情
由此激动起来，却发现中原仍在“杳杳”之处，
自己与中原之间还隔着绵绵青山。

站在通潮阁上，东坡的心情仿佛连通潮
水，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汹涌澎湃，他高兴、激
动，也惆怅、紧张，甚至有些害怕。细腻而复
杂的情感，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与伟大的作品，
也机缘巧合成就了澄迈县通潮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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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潮飞阁记事古碑。陈超 摄

澄迈县通潮阁遗址（2002年）。
李幸璜 摄

通潮阁：

南渡北归乘桴意 ■ 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